
開放文學  -- 推理探案  -- 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十四回  度佳期花燈雙雙偕老　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

　　話說葛小大因了那一天在自己床上，取得了生姑的香囊，乃武所用的手帕，起了疑心，即同喻氏敬天二人悄悄商議，搬出楊家

居住。喻氏找到了太平街內有一幢空屋，租金十分廉少，正合小大居住，即向小大敬天說知，同去瞧過，都很合意。由敬天揀定六

月十一日黃道吉日，搬出楊家。遷入新屋。又怕被生姑先行知道，發生了別的變故，因此到了初七的那天，方向生姑說明，托生姑

向楊家退租。恰巧生姑已被乃動勸醒，對待小大非比往日，聽得小大同喻氏來說十一日要遷居到太平街去，明知因了疑心自己有了

不端之事，便一口應允，到楊家退租。一切說好，喻氏即回轉沈家，吩咐生姑收拾家具，自己到了十一再來相助。生姑答應之後，

送過喻氏回到裡面，屈指一算，離十一只有四天，忙同了三姑，慢慢的收拾起來。到了十一的一天，生姑已把一切家具東西收拾就

緒，喻氏、敬天都來相助，小大也忙得汗下如雨。葛家雖是貧苦，東西倒也不少，足足的搬了一天，方才完畢。乃武卻送了一分厚

禮。進了太平街新屋，布置洒掃，又忙了一回，方都就緒。　　生姑一看，這所房屋，樓上也有兩個房間，樓下客堂灶披，房子半

新不舊，還覺不差。喻氏知道小大、生姑尚未圓房，決不能住在一個房中，把樓上兩個房間，一個給生姑居住，一個小大同三姑安

宿。到十八日圓房之後，生姑、小大自然住在一個房中，三姑卻另房居住。安排穩妥，方回轉家中。敬天因小大圓房，離這天只有

七天，一切圓房時所用物件，喻氏在購辦時候，已安放在太天街新屋之中，只須她來整理一番，床桌木櫥等物，都放在生姑房中，

將來便是新房。敬天瞧一應事務，都已差不多了，也自回去。到了明天，喻氏、敬天又到小大家中。預備喜事。小大心中欣喜，自

不必說，便是生姑，也覺得很是樂意，幫著喻氏等料理，并沒有一些不悅。喻氏見了，先放了心，覺得生姑對于乃武，并沒有戀戀

不舍意思，不知有什麼奸情，當下也不再放在心頭，只忙著預備小大喜事。葛家雖是貧困，小大圓房，也是件要緊大事，總得辦些

酒席，請請親友。其餘如布置新房，購辦應用物件，添制幾件拜堂時用的新衣，同了生姑做了新媳婦穿的衣服種種事情，已是把喻

氏、敬天二人忙一個手腳不停。小大這幾天，因了家中有事，便不再到店，幫著喻氏辦理。便是生姑，也忙碌了多日，接著發喜

帖，辦酒席，又預備了一下，不覺已到了十六，明天即是好日子了。喻氏細細一算，所預備的錢除了購辦東西，制辦衣服，用去四

十餘元之外，還剩了四十五元光景，明天的用度，已差不多了。只因并不是娶親，只是圓房，用不著花轎執事等費用，只須叫一個

掌禮，拜堂送天地和合，到了新房之中，坐回花燭，外面請親友熱鬧一天，即就成功的了。圓房禮物，亦就完畢。小大、生姑二位

小夫妻們，即可以同住一房，實行周公之禮。一切費用省下不少。要緊的只有酒席一項，早由敬天雇了一個廚子，殺下兩頭肥豬，

連酒菜算來，有了二十元，是足夠的了，其餘花燭使用人等的貨用，用去了十五元，很覺舒齊，不算枯薄，還可餘下十元，留給小

大，作為日常之需，心中便是歡喜。當夜宿在葛家。

　　到了明日吉期，小大、生姑。喻氏、三姑四人絕早起身，敬天也清早到來。這一天的客人，來得倒也不少。喻氏的丈夫沈體

仁、楊乃武、小大的堂弟葛文卿、愛仁堂藥店小老板錢寶生，都到小大家中賀喜。生姑的母親，因已老病在床，正在南京，沒有到

來。生姑這天是新媳婦，自然不便出來照呼親友，只坐在新娘房中。這天的吉時，是在午後未初，敬天一面料理事務，一面瞧著時

刻，見已是未初模樣，忙吩咐掌禮伴娘，準備拜堂。伴娘把生姑在新房中掇了出來，同小大并肩立了，一齊拜過了堂。接著便是見

禮，第一個自然是沈體仁同喻氏，然後敬天夫婦，諸親友都見過了禮，方回房休息。生姑這時，穿著新媳婦裝束，頭上珠珞紛垂，

越顯得珠圓玉潤，絕艷人寰，諸親友沒一個不嘖嘖稱贊。小大、喻氏、敬天等幾個，又招呼了親友坐席，一個個歡呼暢飲直鬧得燈

闌酒罄，方各自回去。沈體仁、喻氏，又吩咐了小大、生姑一回，喻氏又把所餘的錢交給了小大，方同沈體仁回去。敬天夫婦俟客

人散後，把一切事務，料理清楚，也回家中。小大同生姑，便在這一夜內，成就了百年大事的周公之禮。生姑心中，早知道自己已

非完壁，戰兢兢地怕是要漏出了破綻，雖在預先一天，悄悄備下了一方雞冠血酒的綢帕，到了這時，有意做出了顫吟畏縮，淺笑低

嗔，眉頭緊鎖，玉肢輕搖的嬌態，仍怕小大知道了破花殘柳，擔了一夜憂心。可是小大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，那裡識得其中玄

妙。又加著如生姑般的美人兒，軟玉溫香，早把魂靈兒飛上了半天，有什麼功夫去細辨真偽，狼吞虎咽，恨不得立刻把生姑和水吞

下，不由得使生姑曾經滄海之感，越發覺得小大的粗獷可厭，乃武的溫存體貼。要不是經了乃武的一番助導，又得生意外變故。

　　好夢易過，明天早上，小大、生姑都絕早起身，小大因了圓房，向店請假三天，這天便不再出門。貧苦人家，不如富家豪門，

新媳婦可以香閨俯起，享畫眉之樂，必須自己經紀，料理家中。生姑起身之後，依舊如平日一般操作。轉瞬間三朝已過，小大仍每

天到店，生姑自然仍如未圓房時一般，事事須自己經紀。三姑又是個呆傻不堪的女子，除了幫著煮飯洗衣，學做一些粗針線之外，

竟是一事不能。同生姑談話，只除了呆話，一些沒有。因此生姑覺得寂寞非凡，小大的心情，又不甚溫和，對待生姑雖還算好，可

是白天到店，晚上回來，倒頭便睡，有時的把生姑蹂躪一陣，什麼輕憐蜜愛，萬種溫柔，款款情話，小大哪裡懂得，把生姑這般一

個美人兒，磨得悲哀不堪，心中委屈萬分。一個人的時候，常是以淚洗面。便抽個空閑，又寫了封情給乃武，訴說自己苦況。乃武

對于生姑，未嘗不知道她的苦楚，只是事已如此，無法挽救。倘是再續情絲，被人家知道，名譽掃地，豈不是愛之反而害之，只得

硬了心腸，把慧劍暫斷情絲，覆了一封信給生姑，勸他好好廝守，以禮相勉。又把各節大道，婉轉的說了一回。將來生下孩子兒，

教子成名自有好比所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以後若是須自己幫助之處，只要不越乎禮，自己能力所及，無不應命。暗中又關

切詹氏，照顧生姑，詹氏很是賢惠，知道乃武能斷絕生姑，心中已十二分的歡喜，聽得乃武命自己照顧生姑，便一口應諾，詹氏也

知道生姑紅顏薄命，生成這副天仙般的容貌，卻嫁一個醜如鬼怪的葛小大，算是可憐之極，理宜照顧，便不時的送些銀米。生姑得

了乃武書信，也稍覺安慰。又常是得到詹氏周濟，知道是乃武的主使，越發感激乃武。小大家中，本是貧苦非常，仗著小大做一個

豆腐伙計，那裡能得養家活妻。也虧得詹氏有些銀米送來，生姑做些活計。三姑這時，粗的針線，也勉強做得，賺些小錢才可以支

持度日。

　　這般的過了半年光景，有一天，也是合當有事。乃武因接到生姑一封書信，道是生姑的親母，老病身故，死後蕭條非凡，無錢

為殮，南京家中，有信來借貸，無奈小大平時連過度日子還有些勉強，如何有錢寄去，懇求乃武看在昔日情份之上，周濟一些。自

己因了經濟困難，實在連盤費都沒有，生身母親死了，也不能回去，命苦已到極點。乃武見了，便回了一信給生姑，一口應允，已

代寄了十塊洋錢到南京，又勸生姑不必悲傷，至損玉體，爾我的情分，這區區十元，不必挂在心懷。不料這一封書信，生姑一不留

意，被小大取著，細細一看，認得下面的署名是楊乃武三字，信上的言語，小大并沒有多識字理，不甚明白，心中不由得大疑起

來，忙把書信藏好，到敬天家中，給敬天觀看，敬天一看，早明白生姑同乃武，果然以前有了不端之事，即向小大說了，小大那裡

忍耐得住，立刻要回去同生姑吵鬧。還是敬天明白其中事理，忙止住了小大。一面把喻氏請來，一同商議。喻氏倒也曠達，吩咐小

大不必同生姑吵鬧，一則鬧將出來，聲名難聽。二則生姑同乃武的奸情在住在乃武之中之時，如今卻已斷絕往來。吵了起來，不要

生姑一橫了心，托了乃武出頭，小大這種人家，那裡敵得過乃武的勢力，倒弄巧成拙。好得他們二人，已斷了關系，不如暗中監

視，使他們不能會面，自然不能成好的了。反可以有時借著乃武，幫助小大，豈不是好。敬天小大聽了，覺得一些不差，小大便不

同生姑說起，只在暗中注意。可是生姑同乃武，同住在楊家之時，有過奸情，已被小大、敬天、喻氏等知道，生姑見了乃武書信之

後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又很感激乃武，因想念已死的母親，心亂如麻，隨手把信放在抽屜之中。過了一天，想著了這封書信，不要給

小大瞧見，忙去一找，那裡還有影蹤，心內很是惶急，怕小大見了吵鬧。到了晚上，小大回來，生姑心頭好似小鹿亂撞，以為小大

定得同自己大鬧。誰知小大一言不響，好似并未見著乃武的書信一般，方放下了心。

　　光陰匆匆，不覺又是一年，正是同治十二年份。小大賺錢仍然如此，生姑倒也慣度清貧生活，不再覺得難堪。而且因了生姑善

于治家，把家事整理得有條不紊。生姑又聰明非凡，不論什麼精細活計，一瞧便會，一會便好，倉前鎮的人，多喜歡生姑的針線，



賺的錢便稍稍增加。生姑又甚精細，常有餘蓄，生活便比較了去年好些。到了三月下旬，小大店中一個大伙計死掉，小大即頂了這

缺，賺錢雖是多些，事情卻是忙了。不論是店中的什麼事情，如買豆子，送豆腐，制豆腐等一切事務，都得小大受理，因此須宿在

店內，不能天天回家，這也因了豆腐生涯，必須在三更天光景起身操作，方能應付早市。若是天天回家，自然不能每天三更到店。

好在生意人家，只以賺錢為主，怎能夠因了享閨房艷福，廢了店務。所以生姑知道之後，十分歡喜，忙忙的置辦了一付被褥，送到

店中，作為小大住在店中之用。小大自這天起，一個月內，回來安宿不到十天。生姑在家中，同三姑料理家務，做些活計，倒也不

覺什麼。

　　匆匆的又過了三四個月，已過了署伏，正是秋涼七月天氣。倉前鎮上，賽行極盛的盂蘭勝會。七月中的盂蘭會，這時候年年舉

行，卻沒有一年來得盛大。只為這年的夏天，厲疾盛行，死于疫病的人很多。便惹出了一班巫師僧道，暢言休咎，說是上天降罰，

若不亟求天憫，不知要鬧到如何地步的瘟疫。聽得的人也不管是真是假，一唱百和，仿佛真的大禍臨頭，全鎮的人，都嚇得戰戰兢

兢，街頭巷口，常聚著許多人竊竊私議。茶坊酒肆，更有許多人造謠生非，說得千真萬確，什麼天上降下了五部瘟神，地間放出了

五煞惡鬼，專布疫氣，聽得的人，越是人心惶惶。當下便有人創議賽會打蘸等事務，向上天解禳，散掉瘟疫。這時候的人心。對于

賽會打醮等事，都十分的信任，頓時寫愿簿相助，預備會事的預備會事，忙一個不亦樂乎。又因了有放出五煞惡鬼的言語，特別注

意于七月中的盂蘭會，這也是相傳下來說七月是鬼月，孟蘭會專超度陰魂。如今既有五煞惡鬼，非得超度不可，便舉行一個盛大的

盂蘭會，先由鎮上紳耆出面會商出會的經費，同盂蘭會中所需物件，自然有一班熱心的人，分頭前去預備。又因了取媚鬼神起見，

把會中景致，要弄得盛極非凡。盂蘭會本是年年舉行的賽會，不過這一年異常的盛大。一切會務，由年年舉行賽會的人去擔任，分

頭到各處去借應的物件，招人煉各種功夫，什麼高抬閣高蹺肉臂燈等，自六月初直準備到七月二十光景，方漸漸辦理完善。早有人

傳到外面，知道這一年的盂蘭會，不比往年，盛極一時。內中有除了全付執事，旗傘等應用物件之外，尚有茶箱、玉鑾旗、架角端

等物，最珍貴的有珍寶扎成的種種物件，功夫方面抬閣、高蹺、肉香爐等，其多自不必說。只是高抬閣一項，共有十八座之多，都

是高有三丈光景，這種盛會，已足有二三十年沒有舉行過了。這個風聲，別說是倉前鎮餘杭縣中都已傳遍，便是杭州省城之內，也

都知道。倉前鎮到了七月底的一天，有這麼一個盛大的盂蘭勝會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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